
蒙山

对一座座山，我向来

是怀有敬畏之心的。

对蒙山，这种敬畏之

心由来已久。看过资料，知

道它是历史文化名山。

2000 余年来，一直为文人

骚客、帝王将相所瞩目。在

孔子“登东山(蒙山)而小

鲁”之后，李白、杜甫携手

翩然而来，留下了“醉眠秋
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千古

诗句，李白更是为兰陵镇

的美酒佳肴而吸引，乐不

思蜀，以至醉卧兰陵，“不

知何处是他乡”，醉出一段

极致。苏轼，这位旷世才

子，游蒙山后惊呼：“不惊

渤海桑田变，来看云蒙漏

泽春。”康熙皇帝冬游蒙山

时，欣然挥毫：“马蹄踏碎

琼瑶路，隔断蒙山顶上

峰。”还有乾隆皇帝，于南

巡途中专程来到蒙山，按
捺不住胸中的激情，写下
了“山灵盖不违尧命，示我

诗情在玉峰”的诗句。

这些大写的历史人

物，造就了大写的蒙山。

更让我敬仰的是，在

上个世纪前期，在中国人

民抗击倭寇的岁月里，蒙

山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体
验。沂蒙山根据地，这两个
名词的组合，让国人看到

了民族的希望，以及血与

火的历练。

顶着烈日，冒着酷暑，

千里迢迢奔赴山东，是为

了应邀参加山东省当代文

学院在平邑举行的“蒙山

丽夏”的笔会。一直以为，

沂蒙是一座山的名字，到

了平邑，才知道原来是一

个误区。

在平邑县城乘上出租

车，我对司机说：去沂蒙山

管委会。司机愕然：哪儿来

的沂蒙山？我们这儿只有

蒙山啊。

笔会开幕式过后，下
午就是登山的内容了。一

座山，是用来攀登的。可
是，向上的过程，被一辆大

巴代替了。大巴拉我们到

山顶，参观了山顶的景点。

对那些人造的景物，我向
来是不感兴趣的。所以，留

恋的目光，总是落在起伏

的山峦间，那些飘来飘去

的云雾上。俯视这些，会有

居高临下的快感。在蒙山

的高处，我目睹了它集险、

奥、幽、旷、奇、雄、秀于一

体的景象。它的植被，比不

上我常常身临其境的秦
岭，但它的开阔，它的坚

硬，以及那种男子汉般的

粗犷，却让我感受到另一

种豪杰。在山顶，我想到了

另一座山：泰山。在山东的

版图上，蒙山似乎是泰山

的兄弟，诠释着雄奇壮美

的概念。

极目远望，寻觅着孟

良崮的影子。这是因为，

对小说《红日》的膜拜。那

种英雄的气概，在我童年

的心灵里，有着深深的烙

印。如果撇开是与非的界

限，敌对双方的男子汉气
节，令我扼腕长叹。是的，

生当做豪杰，死亦为鬼

雄。数十万中国的男子

汉，在蒙山的一座山头，

演绎了一场经典的战争。

那样的场面，那样的壮

烈，在今后的战争中无疑

绝无仅有。

下山，我选择了徒步。

一座山，如果不用脚步丈

量它，就不会有登山的感
觉。山路经过了修整，铺开

的石阶，在我的脚下蔓延。

不用担心脚下，可以尽情
地享受日光。峰回路转间

的雅致，好像都是因为我
的到来而设置的。突然而

至的几声婉转清亮的鸟

鸣，扰乱了我的思索。还不

到有蝉的时候，否则，它们

的啼叫，会给这座山增添
一些禅意……

沿途，蒙山的细节处，

时不时地给我以惊喜。

东天门一公里左右，

有一山崖，上有许多乌龟

或闭目沉思，或匆匆前行，

或东张西望，形态各异，极

富动感。打开想象的翅膀，

可以清楚地看到，下边的

巨龟已爬进海底，中间的

有的在踽踽前行，有的在

左右顾盼。最上边的几只

小龟，仿佛刚从蛋壳中爬

出来，还不敢下海，东张西
望，可爱至极。此景被命名

为群龟探海，真是再恰当

不过了。

一面巨大的裸岩石

上，雕刻着老寿星的造型。

老寿星采用明朝末年定型

的形象，突出头部造型，大

脑门，白须飘逸长过腰际，

一手拄杖，一手托仙桃。和
岩石一样的寿命，该有何
等漫长呢？无需言语，只需

眺望，甘当一座山的守望
者。

阅读一座山，需要漫

长的过程。一个下午，对于

它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啊。

因此，尽可能地浏览它的

精华，是我惟一的抉择。用

脚步丈量了一座山，这是

何等愉悦、何等完整的体
验啊。

具备了登临蒙山的经

历，我的生命长度，该会延

伸些许了吧？

沂水
我的目光刚触及到

沂河的那个瞬间，就感觉

到，它是有灵性的。

蒙是山，沂为水。仁

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

和智者，自然界都有和他

相对应的事物。

山是静止的，水是灵

动的，人的情绪可以随波

逐流。河流，适宜于思想
的驰骋，因之被思想家反

复咏颂。古希腊哲人泰勒
斯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

和母腹。“水生万物，万物
复归于水。”泰勒斯是第

一个用抽象的哲学语言

提出万物的根源问题，并

给予解答的人。在黑格尔

那里，水又具备了思想的

要素。在他眼里，人的思

想犹如一条河。惟有不断

变化，才能跳出浪花。

听说，沂河长度，达
到了 574 公里。它源于四

条河流：徐家庄河、大张

庄河、南岩河、田庄河。它

们是沂河的长辈。四源相
汇田庄水库，即《清史稿》

载“经龙洞山而合”。水库

以下称沂河，流经沂源、

沂水、沂南、河东、兰山、

罗庄、苍山、郯城等县区，

由郯城县吴家道口村入

江苏省新沂市境内的骆

马湖。

在临沂市区，我看到

了沂河。沂河在此处的宽

阔，完全可以和黄河、长
江比美。一座创世界记录

的橡胶拦河大坝，将沂水

形成了一片浩大的湖面。

正是傍晚，迷蒙的水气，

将一座城市滋润得如同
蒙着细纱的神秘女郎。湿

润的目光，让眼前的景物

具备了诗的气象。城市的

噪杂和喧哗，让一条河隔

断了。坝下的大人和孩

子，不知在弯腰捡拾着什

么。这是大海边的闲情。

聚集在临沂这样拥挤的

城市里，有如此的闲适，

也就够了。

行走在沂蒙湖的边

缘时，晚风正在驱散白昼

的炎热。沿着河水行走，

两岸芳草鲜美，绿树成

大写的沂蒙
◎赵丰

荫。文人笔下的碧水青
山，天光云影，在这里得

到了验证。

拜访了沂河，再走

进临沂城内的王羲之故

居，便悟出“书圣”的境
界。沂水的精灵，开启了

王羲之的心扉。清晨或
者黄昏，他在河边走着。

一缕缕风，像一支飘动

的笔杆，在水面上涂抹

出飘逸的文字。河水随

风的颤动，勾画出一个

个飞舞的汉字。王羲之

眼前一亮，沂水帮助他

揭 开 了 汉 字 结 构 的 秘

密。于是，他顺手捡起河

边的一根树枝，在大地

上龙飞凤舞起来。

《兰亭序》又名《临

河序》，计二十八行，三

百二十四字。据说，东晋

永和九年 (公元三五三

年 ) 三月三日，天朗气
清，惠风和畅，羲之与谢

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

山阴兰亭流觞饮酒，赋

诗唱和。羲之用蚕茧纸、

鼠须笔，乘兴写下了这
篇“遒媚劲健，绝代更

无”的序文。对它的问

世，我向来有着自己独

特的感受。大凡传世的

文字和书法，无一不是

寂寞的杰作。那应该是

一个月夜。羲之在沂河

边行走，月光下的沂水，

起伏跌宕，变幻莫测，呈
现出生命里的轨迹。忽

然，狂风骤起，河水激情
万丈，惊起千堆雪。如潮
的情感，冲击着羲之的

胸襟。他疾步回到书案

前，打开窗，把宣纸如月

光一般铺在案上，然后，

在 我 们 现 在 所 看 到 的

“洗砚池”里盛满一桶
水，墨笔一挥，顿时清风

出袖，明月入怀，将“清
流激湍”引以为“流觞曲
水”，铺展出沂河月夜的

景致。一字一行，尽显人

生况味。

老子曰：上善若水。

沂水，是王羲之生命里

独特的气象。自然界的

一切物象，包括功名利

禄，在他的心胸中，已是

弹指一挥。惟有沂水，是

大智慧，大境界。

沂河之畔，还诞生

了一位智者：诸葛亮。诸

葛孔明的传说，已被吴
承恩浓彩重墨。据传，诸

葛亮在故乡沂南的时间

只有八年。而一个杰出
人物的问世，在其诞生

之地，必定有着常人无
法破解的命运密码。三

国时的沂河，它蜿蜒的

皱褶之间，真的就藏匿

着一个人的智慧么？

山是骨骼，水是血

脉。由此，便有了大写的

沂蒙。

喜欢瘦水的感觉，却

无法领略到沂水的涓涓

细流，那细碎的涟漪潺缓

自如，如泣如诉。宽阔、雄
壮，固然是一种美，是一

种大调。可是，我更喜欢

沂水的小调。如果有机

会，一定要看看它的源

头，它的分支。

小调
小调，属民歌体裁类

别的一种，又称小曲、俚

曲、时调，是人们在劳动之

余，日常生活当中以及婚

丧节庆用以抒发情怀、娱
乐消遣的民歌。《诗经》中

的某些叙事性篇章已经孕

育了这一体裁的某些因

素。相对于宫廷歌舞，它隶

属于民间的曲子。

大调有大调的雄浑，

小调有小调的雅致。艺术

的领空上，它们处于不同
的生存形式和状态。莫扎

特的一生，经历了比贝多

芬更残酷的苦难。所以，他

的小调，注满了心碎肠断

的滋味，对不可知的恐怖，

孤独的凄惶与苦闷。我预

感到，他在演奏时的呼吸，

能把一颗颗平庸的灵魂带

走。

在“蒙山丽夏”笔会

的篝火晚会上，我首次听
到了沂蒙山小调的曲子。

我没有记住歌唱者的名

字。是一个男子，被主持
人推上舞台。“人人(那

个)都说(哎)，沂蒙山好，

沂蒙(那个)山上(哎)，好

风光，青山 (那个 )绿水
(哎)，多好看，风吹(那

个)草低(哎)，见牛羊，

(转段音乐)，高粱(那个)

红来 (哎 )，稻花 (那个 )

香 ，满 担 ( 那 个 ) 果 蛋
(哎)，堆满仓。”后来，他

就从正月开始，一直唱到

了到寒冬腊月。

白石屋，一个四面

环山的村子。白石，绿

水，人家。宁静，淳朴，萧
疏。表面上，它波澜不

惊，温文尔雅，仿佛与世

隔绝。如此狭窄的环境，

是诞生沂蒙山小调理想
的场所。

当我们驱车进入它的

腹地时，它是那样的安静，

如一位慈祥的老者，迎接

着陌生的来客。简短的时

间段，我们无法与它的主

人交谈，也就进入不了它

的内心世界。呈现在我们

眼前的，只是静立的山头，

碧绿的河水，凄美的芳草。

一块面向湖水的石头上，

雕刻着“沂蒙山小调诞生

地”的字样，是袁成隆的笔

迹。一九三九年，他随抗大

一分校从延安来到沂蒙，

在此工作了十四年之久，

组织创作了《沂蒙山小

调》。

我的目光，衔接着白

石屋的上空一只飞鸟的旋

转。碧蓝的天宇，运行着它

飞翔的频率。突然，它一个

俯冲，落在了河边的一棵

树上。它开始啼叫，歌唱，

宛若小调的韵律。这个细
节，是我挥之不去的幻觉。

它的祖先，聆听过小调的

韵律之后，就把它定格为

生命里的磁场，并且，一代

一代传承。

在白石屋这个世外桃
源般的山凹，我真的想久

久驻留，获得更多的人生

体验，还有情感的慰藉。

仿佛要让过度的思考

打住，车上，不知谁引了个

头，我们一起吟唱起了《沂

蒙山小调》。人的情绪，进

入小调的氛围，感觉真的

不错。大写的沂蒙，既有山

的雄伟，水的灵动，也有小

调的滋味。

小调，属于沂蒙的细
节，和伟大相得益彰的细
节。

赵丰，陕西省户县文联主席。出版

《龟城》、《秋天备忘录》等小说、散文集 9

部，300 余万字。曾获中国作家协会、中
国鲁迅研究会、中国散文学会等文学奖
项 30 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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